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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起来，照例去逛早市。受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逛早市的人
少多了，各种摊贩也了无踪影。先
前那种人头攒动的热闹，如同舞台
戏般的不绝于耳的叫卖声，以及热
气腾腾小吃的饭摊儿，连同美食制
作师傅的精彩表演，均已悄然退去
了。这样的清静反而给你一种安全
感，一份舒心和温暖。心想，只要
大家都安康就好啊。

逡巡之间，如春花绽放，让我惊
讶，让我错愕，不远处，一位鹤发童
颜的老汉站立在早市的一隅，俨然
一位神守在他身边的架子旁，那架
子上充满朝气，充满活力，充满喜庆
地挂满了大大小小彩色葫芦，红艳
的小荷包，布制的小粽子，精巧的
小扫帚和迎着晨风微微拂动的五彩
线。在这位“天神”的脚边，还整
齐地摆放着一扎一捆的粽子叶、艾
蒿和一束束迷人的野菊花。哦，这
分明是端午节快到了呀。

我走了过去，彼此间隔着一米
多的距离，聊了起来。我问，这个
时期还有人买吗？他笑着说有啊，
疫情了，买我的葫芦可以给孩子驱
邪，买我的艾蒿可以给家人驱病，
保佑一家人的健康，买我的小扫帚
呢可以扫去家里的晦气……他如数
家珍般地款款道来，一时间竟说得
我泪眼婆娑起来。我说，兄弟，每
样我都买一种。这位老汉立刻冲我
竖起了大拇指说，嗨，这才是会生
活、懂生活的人啊。临别时，他居
然说了一句让我特别开心的话，三
闾大夫保佑你！哦，这八成还是一

位有文化的人哪。可转念一想，关
于屈原，哪一个人不知道他是一位
流芳千古的爱国诗人呢？就在那一
瞬间，我多么想自己也像一个诗人
那样举起手臂，说，兄弟，屈原保
佑你。

对端午节总有许多温馨的回
忆。那时节的母亲还年轻，家临着
松花江不过是千米的距离。我这个

“写作文的人”（小外孙的话）称母亲
的家是“临江第一楼”。得天独厚，
这幢“临江第一楼”还是一个天然的
观景台，逢端午节前后，临窗俯
瞰，松花江边是全城最热闹的地
方，而这人喧语宏的声浪从午夜时
分就开始了，如同歌剧的唱词“今
夜无人入睡”。至于那大江洗岸的
涛声，列树们婆娑的清唱，早已被
滚滚的人潮淹没了。环视之下，这
锦龙般的十里长堤哟，牵连不断
的，是叫卖各种风味儿小吃的吆喝
声，是小商小贩在兜售他们手工制
作的彩葫芦、彩挂件儿的喜兴。

其实，在端午节之前，我和哥
哥便要过江去采艾蒿、青草和野花
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母亲分配
给我们最愉快的任务了。为了省下
船票钱，我和哥哥从来是走江桥
的。走江桥的好处，不仅能在微微
摇晃的大桥上获得居高临下的视
角，俯瞰松花江奔赴远方的壮观，
还可以让江风吹拂起黑发，并于这
猎猎的飘动之中陡然升起一种英雄
之感。是啊，这种特殊感受就这样
植入你的胸怀，直至今天，成为了
你不曾预想过的文学创作的活水。

或许是受到早年俄国侨民的影
响，去江北采青的时候，我们兄弟
的另一项任务，是要割一些青草回
来。早年哈尔滨的俄国侨民或者是
入乡随俗，或者是对春天情有独
钟，在端午节期间会和当地的中国
人一样过江去踏青。不过，他们会
采一些青草铺在自家的地板上。青
草铺就的地板，立刻变成一块绿色
的草坪。没错，光脚走在上面才
好，那种轻踏中别样的神奇，不仅
能嗅到青草的清香，还会让身体里
升起一缕清爽的活力。屈原词云，

“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

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
庭，建芳馨兮庑门。”（四壁撒满香
椒啊用来装饰厅堂。桂木作栋梁啊
木兰为桁椽，辛夷装门楣啊白芷饰
卧房。编织薜荔啊做成帷幕，析开
蕙草做的幔帐也已支张）。读来于
今，何其相似乃尔。

还记得在端午节一早，第一项
并不是吃粽子，而是在母亲用艾蒿
泡过的水里洗脸洗手。唉，童年无
心，居然没有问过母亲这是为什
么？现在想来，这样的做法，一定
是以为可以驱邪祛病的罢。这一
天，母亲照例要给她的孩子们在手
腕子上扎五彩线。不消说，妹妹们
都是很欢喜的，她们不仅在手腕
上，在小辫上也扎上五彩线，还要
在脖子上挂一个小笤帚，一个个像
旦角儿的小美人儿似地在街上玩
耍。只是男孩子对这些佩饰并不大
喜欢，可母命难违呀。何况又不是
自己一个男孩子扎，邻居家男孩子
们的手腕子上都扎着五彩线，说是
可以辟邪驱病魔。总之端午节之风
习的种种，无疑是一种净化环境与
心灵的仪式。

给孩子挂五彩线的传统风俗，
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下来。每逢端
午节，我照例上早市买来五彩线，给
女儿扎上，年复一年，一年不落。忽
然一天，女儿说，老爸，我都多大了，
你还给我扎这东西。于是我开始改
为给我的小外孙儿扎五彩线。天可
怜见，这个男孩子也不喜欢，但是大
人的话总是要听的吧。饴孙之乐也
是一个小小的争斗之乐呀。

窗下的风景不仅热闹，也让人

想入非非。尝看到一些年轻人在端
午节的头一天就乘船渡江到太阳岛
上野营。他们在那里点起篝火，弹
琴，跳舞，唱歌，烧烤，准备迎接
第二天的端午节那轮浴江而出的玫
瑰色朝阳，以青春的激情、青春的
活力和青年人无比的自豪，领略太
阳岛日出的壮美与神韵。

这一天，“太阳岛”似乎已经
被端午节所专属了，庶几衍生成伟
大诗人屈原先生的宏大气场，神圣
的纪念地，太阳岛也成了一处人间
天上难寻的诗人唱和之圣岛。宋代
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 《离
骚》为辞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
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
就是说，《离骚》 不仅开辟了一个
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
方面不可企及的典范。我想，这样
的评价屈原自然是当之无愧，而这
源自于民间的盛大庆典，对屈原而
言同样是实至名归。

嗟乎，今年则不同啊。不过，倘
若细想一下，也并非没有端庄的收
获，譬如，在这幽幽寂静的环境中，
更能品味到屈原先生在《离骚》中所
咏叹的：“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
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
日以蝓乐。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
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
顾而不行。”（我决定远行的时候心
情是愉悦的。然而就在升我腾于云
天之际，从高空中忽然看到我的故
乡，就再也不忍离去了。）

有了这份家国情怀，有了这份
浓浓的乡愁，端午节依然神圣，美
好。

五彩线兮端午节
阿 成

一年一度，端午节带着一位伟大诗人
的光环向我们走来，引发人们的缅怀，也
唤起人们对吃粽子、烧艾草、划龙舟、扎
香袋的乡土记忆。国是最大家，家是最小
国，端午节带给人们的既有大家情怀，也
有小家情愫。本版推出作家阿成、王剑
冰、刘江滨的端午节作品，请读者与他们
一同分享端午节的情怀和记忆。 ——编者

五月秭归
王剑冰

一
没有想到，三峡大坝不远处就

是屈原故里秭归。
由于大坝的缘由，这片水域格

外清阔，就像一汪碧湖，碧湖两岸
全是公园般的景致。上边一条云
带，中间一条林带，下边一条水
带，左岸的秭归新城，白色的建筑
层层叠叠，完全一派峡江风韵。秭
归老城原来较低，已经淹没在了水
底，整座县城后建于此。最先映入
眼帘的是屈原祠，早于唐代的屈原
祠，因三峡工程进行了搬迁复建，
现在屈原祠高耸于凤凰山上，仍保
持原有的传统工艺与民间特色。一
层层攀援而上，清一色的石木结构
颇感端肃，青白与暗红的色调，突
出了凛然氛围。

车子经过大坝，从保护坝上过
来就到了秭归。秭归守着中国第一
大河，该着是一位伟大诗人的故
里。在秭归行走，有一种新奇也有
一种激动。街道两边的老屋，依然
是石头、青砖、木头和瓦的艺术组
合，越往深处，越能感受到那些人
物走兽的雕刻反映出来的峡江历
史。无论是楼堂馆所，还是店铺招
牌，到处都有与屈原相关的符号。
随便问一个人，都会感到他们作为
屈原老家人的自豪，而且都能讲出
屈原的故事甚至念出屈原的诗句。

皓皓日月，屈原“膺忠贞之
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
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
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尤
其他所留下的一首首诗篇，可称旷
世珍品。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
的奠基人、《楚辞》 的创立者和代
表人物，苏轼对他也是感佩之至：

“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
者，惟屈子一人耳。”多少年来，
文人骚客无不以《离骚》为文学高
峰，孜孜以学。鲁迅如此评价：较
之于 《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
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
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
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离
骚》 实可谓情思馥郁，气势奔放，
以鲜明的个性光辉，表达了屈原的
理想与痛苦，追寻与热情，熔铸了
屈原的整个生命。

二
屈原不愿与世同流合污，将自

身归隐于水。两千多年来，人们一
直深深地怀念他。现在他就站在凤
凰山顶，东望一江春水。楚人尚
凤，不断见到凤鸟的图案，当地房
屋建筑上，也都有凤凰雕塑。屈原
气节高拔，品格超群，“驾八龙之
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
节兮，神高驰之邈邈。”让屈原祠
高居凤凰山，也是众望。

这里的人说，屈原投江之后，
江边洗衣的姐姐听到了水中有叫

“子归，子归……”姐姐回去诉
说，便有了划船投食以祭的行为。

《屈氏宗谱》 中说屈原的妻子邓夫
人，每年五月初五这天，都要向汨
罗江中抛投食物。屈原的墓冢，一
处在汨罗，一处在秭归。

在迁移镜头中，我看到一幅船

民扛着龙头的照片。那不是普通的
船上装饰，是龙舟的标志。秭归人
不舍古老的传统，他们将划了多少
代的龙舟带到了新址。我在一座座
祠堂，找到了那些祖辈相传的宝
物，宝物上描金涂银，系着红布带
子。在秭归，龙舟显得十分重要。
屈原祠前，人们怀念他们的先人，
每年都举办划龙舟活动，鼓声与口
号的每一声震响，都像是“子归，
子归”的呼唤。“云旗猎猎翻青
汉，雷鼓嘈嘈殷碧流。屈子冤魂终
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明代诗
人边贡在 《午日观竞渡》 中描写
的，便是赛龙舟的情景。

峡江人为了纪念屈原，留下了
多种习俗，一位老者说，在五月初
五，会在屈原庙设祭坛，拜祭屈
原，并以竹筒贮米投水，呼唤屈子
魂归。还有骚坛诗会，自明代起，
就由读过私塾的自发组织，吟诵楚
辞或诗词唱和。那个时候，家家都
挂艾蒿菖蒲、扎香袋、吃粽子、喝
雄黄酒。我知道，隋唐一统后，端
午节纪念屈原已经不限于荆楚地
区，而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风俗。

“粽包分两髻，艾束着危冠。”是陆
游描写的宋代江南端午的情景。端
午节，不仅是一种纪念，还是一种
寄托，一种呼唤，一种向往，一种
信念，它使人驱灾辟邪，使人团结
奋进，使人乐观向上。

端午节快到了，有人已经在准
备苇叶，有人在采集艾草，有人给
龙舟再刷一层桐油。能够想象到，
端午那天，会有怎样的一种气氛，
怎样的一种热闹。

三
站立凤凰山望那重重叠叠的

云，重重叠叠的山，感觉这一片天
地的浑厚与博大。到处是白色的山
橘花，橘是秭归特产，屈原在这里亲
植的橘园叫颂橘坡，人们不会忘记
他为橘写下的不朽诗篇。还看到翠
绿的竹，如丛丛张开的凤尾。一种
像荼的植物，当地人管它叫巴毛
草。如火的草，笔一般涂写着蓝
天。屈原是爱花草的，他善以美人
香花喻君子，以恶木秽草讽小人。
五月的秭归，漫山遍野展现各式各
样的艳丽，江边上，竟然还有簇簇绽
放的樱花。江水如此地亲近，如此
地清澈，根本想不到这是一片一百
多米深的高峡平湖。灿然的阳光
里，各种花瓣在风中飘洒着，翻飞
着，为秭归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调。

从屈原祠出来，竟然看到一群
小学生，站在平台上，列队向这位
神仙级的人物致意。这里的人说，
经常会有一群群的人走来敬拜。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
空山丘。”屈原的思想，屈原的纯
粹，屈原的诗性，屈原的追求，无
不为人所景仰。那些孩子身穿青色
的服装，显得整齐又郑重。他们一
同朗诵起了屈原的诗句，那诗句随
着一群鸟跃上了凤凰山顶。山顶
上，似看到三峡的风流才子，仍然
是“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
嵬，被明月兮佩宝璐”，怀着山河
的信仰，在云间飞升。

端午乡思
刘江滨

小区闲地里，有人种了一小片
艾草，兀自在那儿绿油油的蓬勃生
长。艾草虽曰草，却并不低矮偃
伏，而是高高大大的，有灌木的威
势，羽状分裂的齿形叶子，参差错
落地在桔梗上伸展。我掐了一片叶
子嗅了嗅，一股浓烈的植物清香之
气沁入鼻腔肺腑。

《诗经》有云：“彼采艾兮，一
日不见，如三岁兮。”采艾易惹相
思，艾草的气息仿佛让我闻到了一
种家乡的味道，想起了端午节。植
物似无情，却是感情密码和信息的
储存器，一旦遇到机会，它会丝丝
缕缕地释放出来。

在我的家乡冀南平原一带，端
午节称作五月端午。中国传统的四
大节日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
分属于冬、春、夏、秋四季。端午
节时值仲夏，烈日当空，草木蓊
郁，瓜果飘香，布谷声唤，正是一
年景好处。

民 谚 “ 清 明 插 柳 ， 端 午 插
艾”。端午节在家门口插艾是老家

一个恒久的习俗，据说能辟邪祛
灾。记得小时候，一到五月端午那
天，母亲天不亮就起来，她窸窸窣
窣地穿上衣服，将头天准备好的略
微有点打蔫的艾草拿起来，走到街
门口插入香炉内，一边两枝，又在
窗棂上也绑上一束，立时一股青草
的气息弥散开来。此时，天空刚刚
泛起鱼肚白，太阳尚未升起，这种
起五更插艾草的感觉，充满了神秘
和庄重的气氛，非常具有仪式感。
加上“辟邪”的说法，让我惴惴地有
点小紧张，好像外面有一只怪兽蹲
伏着，就等着被艾草吓跑。我问母
亲，为啥不等大白天再插艾，她说，
太阳出来后再插就不灵了。如果端
午这一天在村里溜一圈，可以发现，
家家门口遍插艾草，蔚为风景。

我们村西相隔一里地，有一村
庄艾村，是我奶奶的娘家。据说，
这村子原名叫庄活村，后来改名艾
村自然跟“艾”有关。当地流传着
明代“燕王扫北”的故事，燕王朱
棣和建文帝争夺皇位，在河北一带
两军厮杀。本地百姓以为燕王叛
逆，故反对之，燕军便大肆杀戮。
一日燕军来到庄活村屠村，见一家
门口插有艾草，心生忌惮，便绕其
门而过。后逃难的百姓返回，知其
况，便纷纷效仿，家家插艾，从此
将村名改为艾村。艾草在人们心目
中是吉祥平安的物什。

《平乡县志》 载：“五月五日，
簪艾虎，食角黍，饮雄黄酒。”“簪
艾虎”，是说五月端午这天，要将
艾草做成老虎状，或者剪纸成虎样
粘上艾叶，戴在头上。陆游也有

“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的诗

句，但好像而今民间流传的习俗并
不见戴艾的，还是多为插艾。说艾
辟邪，虽然附会了神秘色彩，其实
倒也不是迷信。艾草是中药，《本
草纲目》 称之“药草”，有多种效
用，艾灸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再
说，细菌、病毒，不都是看不见的

“邪祟”吗？
过节总是离不开吃，端午节必

定是要吃粽子的。《平乡县志》 所
谓“食角黍”倒是其来有自。西晋

《风土记》云：“仲夏端午，方伯协
极。享用角黍，龟鳞顺德。”又
云：“以菰叶裹黏米，杂以粟，以
淳浓灰汁煮之令熟。”我小时候，
家里条件差，从来没见过大米什么
样，只知道南方种稻子才会有大
米，我们这里缺水，种的是黍，包
粽子用的馅自然是黍，即黄米、黏
米，再加上枣，用苇子叶包成三角
锥状，名副其实的“角黍”。过节
的时候，母亲偶或赶集时买回几个
粽子，但多是她自己亲手做。苇叶
从村头大坑 （池塘） 边上的芦苇丛
擗几把，黄米和枣家里就有现成
的。但因苇叶较窄细，不如南方箬
竹叶子宽，常常包不严实，裂呲歪
巴，甚至有一回漏了一锅，当粥喝
了，我们都为此笑了好几天。因为
黄米和枣是日常食物，所以端午吃
粽子也没觉得特别解馋。直到有一
年五月端午，在县里工作的父亲带
回了几个糯米裹蜜饯做的粽子，与
往日“角黍”迥异，才一饱口福，
品享到真正的美味。解开粽子外面
捆绑的细绳，剥开苇叶，露出莹白
如玉的糯米，里面裹着的蜜饯显现

出一抹暗红色，如琥珀镶嵌其间，
一小口一小口咀嚼，都舍不得咽
下，那滋味真是糯糯的、香香的、
甜甜的，好吃极了。这第一次吃糯
米粽子，足够回味一生。后来每到
五月端午，尽管粽子品类繁多，花
样迭出，但我最爱吃的还是糯米裹
蜜饯的那种，最初的甜蜜记忆不仅
储存在大脑里，还在味蕾里。

近日我打电话给大哥，大哥耳
背，大嫂接了。我问她，咱们老家
为啥过五月端午？大嫂说，不是说
纪念那个作家屈原吗？大嫂七十多
岁了，只念过几年书，尽管端午节
的来源有诸多说辞，但她此言却是
不管南方抑或北方最主流的声音。
宋代文豪苏东坡词曰：“虎符缠
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
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
携樽俎。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
吊祭江诵君赋……”（《六爻令·天
中节》） 这里将端午节的习俗与怀
念说了个齐全。张耒、梅尧臣、文
天祥等历代诸多诗人都留下端午怀
屈子的诗篇。屈原被称作伟大的爱
国诗人，已深入人心。国是最大
家，家是最小国，家乡是小家的延
伸，是国家的缩影。爱家乡是爱国
这条大河的一脉支流。

又是一年五月端午，不禁令我
悠然怀想起家乡——那青绿的艾
草，金黄的麦浪，彤红的杏子，碧
翠的芦苇，还有家人亲手包的并不
规整的粽子。那是家乡的景色，家
乡的味道。其实，春节、清明、端
午、中秋这传统四大节日，哪个不
叫人思乡想家啊。


